
神奇、神圣、神秘的长白山，不仅风光旖

旎、气象万千，而且物产丰饶，有着“人类自然

宝库”的美名。闻名遐迩的长白山椴树香蜜是

长白山的“珍藏”，也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珍

馐。“一杯东山白蜜，胜似宫廷茗茶”。据说这

是乾隆皇帝品尝长白山椴树蜜之后发出的由

衷感叹。

日前，应老友养蜂专家老丁之约，我来到长

白山，开始了一次甜蜜的长白山寻“蜜”之旅。

老丁告诉我，养蜂是追逐花期的过程，是一

份“甜蜜”的事业。花的味道决定蜂蜜的味道，

地域不同、花的种类不同，蜂蜜的味道也完全不

同，这正是蜂蜜的神奇之处。

老丁介绍说，有多少种蜜源植物，就有多少

种蜂蜜。南北方的蜜源植物种类纷繁，蜂蜜的

品种也很多。如果从蜜源品质上划分，大致可

分为四个等级，椴树蜜是蜂蜜中的上品，长白山

椴树蜜则是椴树蜜中的上上品。

要说长白山椴树香蜜，应该先说长白山的

椴树。

长白山的椴树，主要分布在长白山北坡

和西坡，是东北原始针阔混交林中优势树

种。椴树材质优良，质地细软、洁白，素有“阔

叶红松”之称。以“大冠”著称的椴树是树木

中的“君子”，树叶浓密，身姿伟岸，郁郁葱

葱。因其叶形与菩提树的叶形相近，故而被

称作“北方菩提”。

看我对长白山椴树蜜很感兴趣，老丁建议

我去找寻一位在长白山林区放蜂采蜜多年的

“老蜂人”，亲自去他的养蜂场看一看。

在老丁的陪同下，我们出发了。

一路上，老丁不停地给我普及有关椴树蜜

的知识。椴树蜜来源于椴树，椴树是优良的蜜

源树种。蜜源地的采蜜区需要完全的无污染，

纬度、温度、湿度、海拔、光照时长、高山生态环

境等自然条件都与蜂蜜的品质有着直接的关

系。长白山可以说是一片净土，是沐天地之灵

气，得日月之精华，有着千年历史底蕴的天然无

污染的宝地。这里植被茂密、林木参天，同时也

生长着世界上最好的椴树。古老的原生椴树

林，蕴生着顶级森林椴树蜜。

在长白山原始生态、高山冷凉气候中生长

的野生椴树，花朵数量多，花蜜含量高，是长白

山最重要最优质的野生蜜源植物。在特殊的山

地气候环境下开放的椴树花，花期特别短，在这

短暂的花期中采集的椴花蜜饱含着浓郁的椴树

花的清香，此间酿造的椴树蜜品质极佳，营养价

值极高。

从前，生活在山区的人们，认识到椴树的

特殊价值是从蜜蜂采集椴树蜜开始的。古代

称椴树为“糖树”，现代称椴树林为“绿色糖

厂”，长白山区素来享有“国家蜜库”之美称，每

年春夏都会吸引大量省内外养蜂人来这里放

蜂采蜜。

每年4月中下旬，蜂农千里迢迢带着蜂群

进入长白山，直到7月下旬出山，整个放蜂采蜜

的过程在90天左右。4月至6月，主要利用森

林里的辅助蜜源繁殖蜂群，把蜂群壮大起来，准

备迎接7月份椴树蜜的采集高潮。养蜂人像一

群候鸟，春来秋去，一年又一年，风餐露宿在大

山深处，伴随着日出日落，和蜜蜂一起酿造甜蜜

的日子。当椴树蜜源源不断地走出大山，走向

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是养蜂人最满足的时刻。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悠久的养蜂历史，还有

积淀了千年的椴树蜜“经典”，在他们的努力之

下得以继续传承。

走过很长一段山路，来到一处山坡，眼前是

很大一片椴树林。椴树长势旺盛，枝丫间挂满

了一串串淡黄色的花朵，远看去，像翻腾着泛着

白沫的黄色花浪。走近树下，看到花儿小巧繁

密，一层叠着一层，排浪般汹涌起伏。随风摇曳

着，尽情挥洒着，它浓郁的花香，让空气溢满香

甜……

椴树花香，独一无二，就算不站在树下，只

要在它周围，也会将你浸染。记得张抗抗曾在

《椴树花开》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拢一拢头

发，它落在头发上；拂一拂裙角，衣服犹如被香

熏过……”如果不是亲身感受，以为那只是文

字，今天我确信，用“椴树花香压群芳”形容，毫

不夸张。

走进椴树林，但见成群的蜜蜂在花间边歌

边舞，它们的脚上沾满了五颜六色花粉，在蜂巢

与椴树间来来去去，一片忙碌的景象。也许，蜜

蜂和椴树是默契的，它知道什么时候花开，它也

知道什么时候到来。花粉被蜜蜂从这棵树带到

另一棵树上，从这朵花带往另一朵花间，再被一

点点搬运到蜂巢中去进行酿造……当养蜂人将

金黄黏稠的液体从蜂巢中导出，那种油汪汪、晶

莹剔透，以及扑面而来的香甜，任谁都无法克制

对它的热爱与垂涎。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

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蜂儿不食人间仓，玉露为酒花为粮。作蜜

不忙采蜜忙，蜜成又带百花香。

这一首首为蜜蜂而作的诗，赞美了自然界

中辛勤的精灵，它们的勤奋和奉献精神，让我肃

然起敬。小小的一只蜜蜂，用自己的生命为人

类酿造着生活的甜美，这怎能不让我内心充满

钦佩和感动？

山脚下一个比较平坦的地方，有一百多个

蜂箱呈“品”字形摆放，边上有一个简易的帐篷，

里面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忙碌着。

见到我和老丁走过来，男主人微笑着迎了

出来，并和老丁热情握手，看得出他们很熟悉。

老丁介绍，这是蜂场的主人张师傅和他的

老伴，他们来自福建。老张个头不高，黑瘦，讲

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看就是个走南闯北的

人。老张夫妻把我们让到帐篷里，这个帐篷是

他们临时的“家”，很简陋，只有一张床和必备的

锅碗瓢盆。来时路上，老丁说养蜂人生活特别

艰苦，亲眼所见，果然如此。

老张拿出一小瓶椴树蜜，舀几勺用温开水

调好，盛在两只碗里，递给老丁和我。他说这里

偏僻，很少有人来，也没什么准备，只能用养蜂

人特有的方式招待我们。玻璃瓶里的椴树蜜呈

乳白色，质地稠密，像奶油，泛着油脂般的光

泽。而溶于水之后却变得澄澈、透明，且飘逸着

花的清香。喝一小口在嘴里，从舌尖到口腔，一

路香气润泽，回味绵长……

交谈中，老张表示，蜜源地越好，生活的环

境就会越差。为了赶花期，采到好蜜，他根本无

暇顾及生活艰辛与否，能酿出真正好的花蜜才

是最重要的。我想，这就是养蜂人的职业操守

和坚定信念吧。

“每到取蜜的时候就会很忙很累，我就要到

山下找人来帮工，不然，蜂巢中的蜂蜜导不出

来，就会影响蜂蜜的产量。为了保证蜂蜜的质

量，我始终采用最原始的摇蜜机取蜜的方式，取

蜜的过程费时更费力。首先，要将蜂箱里的蜂

巢一片片拿出来，用刷子轻轻赶走上面的蜜蜂，

然后用蜡刀割去蜂巢上面被蜜蜂覆盖的一层蜂

蜡，露出里面被封存的蜂蜜，并安放在摇蜜机筒

里，再利用离心力甩出蜂巢里的蜂蜜，最后把取

出来的蜂蜜进行过滤，去掉杂质，就得到了纯天

然的成品蜂蜜原浆。这样获取的蜂蜜不经过任

何后续加工处理，也能保持蜂蜜里含有的天然

活性物质不受破坏。这个过程很辛苦，但也乐

在其中。”老张乐呵呵地说。

当我问到如何区别真假椴树蜜的时候，仿

佛再一次触到了老张的语言开关，他像一个专

业讲师，滔滔不绝地讲解起来：

长白山椴树蜜为透明的浅黄色液体，黏稠

细腻，有油脂的光泽。容易结晶，结晶后呈细腻

洁白的油脂状，这是蜂蜜的自然现象，对质量无

任何影响，食用时可用温开水溶化。

长白山椴树蜜的真假鉴别也不难，主要

有这么几个步骤。一是眼观，浅琥珀色（为国

家鉴定原色），如果颜色发深有可能掺进糊

胶。二是品尝，真椴树蜜口感略黏稠，如同喝

茅台或普洱，一扬头就进肚，细品味道清香，

而且余味悠长；假椴树蜜口感如水，甜味短而

淡薄，一会儿工夫甜味散尽，其实就是糖水的

味道。三是椴蜜也叫雪蜜，所以很爱结晶。

在容器上方结晶，洁白如雪的是真椴蜜。如

果在底部形成沉淀，或有可能是假蜜。这时

候需要取出沉淀物，用手捻一捻，细腻的是真

蜜。如果感觉粗糙同时硬硬的，大半是糖的

结晶。当然，判断一款蜂蜜的标准，除了从口

感和触感判断是否纯正之外，还要看它的原

产地是否天然无污染，环境条件是否达标，这

也绝不容忽视。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守着“老蜂人”，

长知识，也长见识。我十分庆幸，这次的寻

“蜜”之旅，遇到了老张，确是不虚此行。

透过椴树林，我极目眺望，远处正有农民在

田地里辛勤劳作。他们正在用劳动建设自己的

生活，实际上他们和养蜂人老张以及勤奋工作

的蜜蜂一样，也在酿蜜——为自己，为他人，也

为子孙后代。

恍惚间，仿佛自己也变成了长白山椴树林

中一只忙碌的小蜜蜂……

长白山上椴蜜甜长白山上椴蜜甜
□□赵喜语赵喜语

独独独独家家家家记记记记忆忆忆忆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王小微王小微

周六出版 本期出版2023年12月2日

周刊 DONG BEI FENG
Email:jlrbdbf＠163.com

新新新新写写写写实实实实

1994年初春，我应约为北京一家

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十部计五百多万字

的大型丛书“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

系”。丛书旨在梳理、总结、弘扬博大

精深的中华文化。经过多次论证，决

定延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作为“大

系”的总主编。

比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张岱年先

生慨允了我们的请求。

张岱年先生出身名门，我国现代

著名学者。24岁时，张岱年已在清华

大学执教中国哲学大纲，28岁因出版

50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而名动江

左。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北京大学哲

学系教授，同时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

会长等多项社会职务。可谓杏坛大

师、学界翘楚，名满天下。

当我与出版社的编辑关力从安定

门乘坐黄色“面的”到达北京大学时，

黄昏已经降临。我们按照张岱年先生

电话中告知的地址，找到了中关园48

号楼，走进了103室。这是一个小厅

加三间小卧室的旧房子。在小厅里，

我们见到了一位头发斑白、举止儒雅

的先生，于是上前握手。那位先生热

情地请我们坐下后说，您二位是找张

岱年先生吧，我是他儿子。我父亲出

去了，半小时左右会回来，您二位等一

下可以吗？

张岱年先生的公子是北大物理系

教授。这个使用面积仅有五十多平方

米的房子住了张家老少三代五口人。

屋子里全是旧家具，多数家具上还钉

有北京大学编号多少多少的小铁牌。

小厅里到处都是中外文图书和杂志，

走路时需十分小心。

等候中，我参观靠墙的书架。先

生著作等身，特别是关于哲学史的研

究，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却没

有找到先生自己的著作。玻璃柜门

上，夹着一些照片，其中有一帧“中国

孔子学会年会”的合影照，张岱年先生

云淡风轻。

先生宠辱不惊、人淡如菊的胸襟

和品性，令我唏嘘感叹，心生波澜。

不知什么时候，先生回来了，脚步

轻得如一缕月光。先生中等偏高身

材，清癯的脸庞，白发下的双眼像雪山

下面的湖水，清澈而平静，深邃而辽

阔。我和关力各自呈上了名片，他双

手接过后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没

有名片。

就在这间小厅里，我们签订了出

版合同。

之后，我把“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

系”各卷本主编撰写的导论和选目寄

给了张岱年先生。半个月后，收到了

他的回信。中号白色信封里塞得满满

的，落款是圆润流畅的行书钢笔字“北

京大学中关园 48—103张岱年寄”。

其后多次鱼雁往返，毫无二致。

这位“通古今之变、汇百代之流、

融中西之长的一代宗师”，在繁忙的教

学和社会活动之余，认真负责地阅读

了各卷本的导论和选目，提出了真知

灼见且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如“《忠经》

不能与《孝经》并列”，在《潜夫论》后指

出，“加《昌言》（选篇）”，在《复性书》后

指出，“加《通书》（周敦颐，全文）”，在

《中国神秘文化》卷中，他严肃地指出，

“相书奇门不宜选”“《易林》应置于‘儒

家’类”，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时年已

届耄耋高龄的先生，不知有多少个夜

晚在孤灯之下思考执笔，我等思之，不

胜惶惭。

“大系”需要一篇“总序”，按照先

生的嘱托和指导，我以《中华民族性格

的形成与发展》为题写了一个初稿，先

生读后回复，“序写得不错，可用，我略

加删改，今寄还，请再斟酌决定。序文

可由两人署名，比较好些”。以我的资

浅学薄，怎敢与大师并列？我亦深知，

人家尊重我、鼓励我，不是我有什么了

不起，而是人家才是真正的了不起。

在先生的坚持中，我只能尊意难拂地

以笔名石翔忝列其后。先生虚怀若

谷、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令我刻骨铭

心。

季羡林先生说，“独对先生（指张

岱年）的为人，则心仪已久。他奖掖后

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凛然一身

正气，又绝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

人。再加上真正淡泊名利，惟学是务，

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诚哉，

斯言。

后来，因诸多原因，“大系”另寻东

北一家高校出版社。先生十分体谅，

他说，“现在出版学术著作很难，能够

出书就已经不错了。”先生的宽容博厚

及对弘扬传统文化的矢志不移，令人

动容。

“大系”出版后，我将样书奉寄时，

请先生明示如何将稿费寄他。很快，

发自“北京大学中关园48—103张岱

年寄”的信函便到了。全文如下：

张秀枫同志：
您好！

《中国文化经典名著大系》已经出
版，甚好！承惠赠一套，十分感谢！
此书印得很好，是对于文化学术的一
项贡献。我担任主编之一，不过挂名
而已，并未参加实际工作，思之甚愧！
总主编费决不能收。此书能顺利出
版，这就可喜可贺了。

祝
时安！ 张岱年 96，5，20
反复阅读后发现，先生信中有一

个字，可能是写错了，他没有随手划

掉，而是剪了一张小纸重新写好，然

后工工整整地贴上了。一个小小的

细节，彰显了先生一丝不苟、力求完

美的风范，这种“先前的风气”，令我

心佩神往。

关于总主编费，我曾求诸出版过

先生著作的出版机构，他们都说，张岱

年先生一向把金钱看得很淡，不但从

不像个别作者甚至某些大腕那样讨价

还价，而且一再说明他只要最低标准

的稿费，有时还提出“不要稿费”，正如

这一次的“决不能收”总主编费。像先

生这样理直气和、义正辞婉地拒绝金

钱，令我想起了千岩万壑中的金子或

高山上的雪莲。

先生曾用“自强不息”和“厚德

载物”来概括中华民族精神，先生的

为学为人，何尝不是这八个大字的

具象和化身呢？先生的那封短柬，

虽历经二三十年的沧桑变化，却没

有被岁月所风蚀，其道德的重量和

价值的情怀，成为我的精神财富，珍

藏至今。

夜阑人静，思之邈邈。我独坐斗

室，突然想起了一句话，天不言高而自

高，地不言厚而自厚。

中关园
48—103

□张秀枫

放亮子

松木杆子
插进了激流
柳条篱笆
圈住了“箔口”
倒戗刺儿囤子放坝下
捕鱼人
用“鱼亮子”把梦幻寻求

花翅膀蚊子
飞来了
一丁点儿
声音都没有
绿头“瞎眼儿虻”扑来了
一口叮上
就能刺穿冒血的皮肉
捕鱼人
披星戴月看亮子哟
全家人日子
都沉甸甸在河水里头

四月的夜风
小刀子一样坚硬
五月的流水
冰碴子一样扎着骨头

八月的闪电
贴着头皮儿擦过
十月的清霜
白惨惨挂满袖口
……

嘎牙子，鲫鱼
鲤拐子，泥鳅
……
还有水灵灵小河虾
伴着水草随波流

鱼囤子装满了
那是苍天的赐予
鱼囤子空落着
装不尽岁月的守候
一把抄捞子
丈量着清贫富有
小小鱼亮子哟
流淌着渔民生命的感受

一袋旱烟
一壶土酒
老东北——
看亮子的捕鱼人
太阳月亮
是最温暖明亮的朋友

弯钩犁

老榆木
树干弯弯曲曲
包裹了一层
比钢铁还坚硬的树皮
二木匠
叮叮当当凿起来
安上铁铧
便诞生了
一张土豁豁木犁

犁把手
比石头还粗糙
犁骨架
却带着硬撅撅脾气
犁铧子
深深犁进田垄
扶犁人
用冒热气儿的土渣
一丝丝打探春天的消息

一根根垄台
多像生命肋骨
一条条垄沟
宛如命运沟渠
黑土地

密密麻麻的纹路啊
连缀着
庄户人褶褶皱皱的面皮

男人拉犁
脊背曲成了弯弓
女人拉犁
长发轻抚着大地
孩子拉犁
肩膀勒出血痕
老人拉犁
麻绳子一扣一扣杀进肉里
犁尖
一笔一画书写着艰辛哟
汗珠子摔成八瓣儿
每一瓣儿
都闪烁关东人对土地的情意

河套上犁地
种下鼓溜溜黄豆
山坡上犁地
种下黄灿灿玉米
睡梦中犁地
种下的何止是梦幻
还有农民
一辈辈对土坷垃的痴迷

弯钩犁——
多么憨厚朴实的身躯
却有着
石头一样的质地
样子
虽然勾勾巴巴
却能在
土地上演绎着生命传奇

老东北记忆（组诗）
□王长元


